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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聊斋志异》看中国传统男性心目中的 
理想女性形象

马 兰
（云南开放大学文化旅游与国际交流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 留仙笔下的花妖狐媚可谓姿态各异、风情万种，众多人鬼相恋、人妖相恋的爱情故事，今天读来仍令人
陶醉神往。《聊斋》这座爱情“大观园”，大约可以囊括世间各种真挚之爱了，一大批有声有色、有情有
义的女性人物形象在书中熠熠生辉。可以说，《聊斋志异》充分寄予了中国传统男性对理想女性形象的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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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玉对冯相如的爱，深沉而炽烈，并且不求回报，即使

不能与所爱相依相守，也不能改变其对所爱者之爱。红

玉要使她的心上人生活得幸福，因此红玉对冯相如主动

来投“与订永好”，在受到冯翁斥逐后离去。当冯相如遭

到豪绅的欺凌，父亲、妻子相继死去，冯相如“孤影对

四壁，幸邻人怜之食饮”，生活濒临绝境，在这种情况

下红玉再次主动来到冯家，为之重建家道。红玉的爱情

是深沉而赤诚的，即使不得与所爱者相爱，甚至曾被对

方厌弃，她也只是默默承受着不得相爱的痛苦，依然挂

念着对方，时刻关注着对方，当对方遭遇困难不幸时，

马上就义无反顾的挺身相助。红玉的这种爱，是一种不

求回报的无私之爱，可以说是爱情中的最高境界，是两

性关系中最丰满、最高尚的表现，更是为众多男性所渴

求的。

蒲松龄尤其可贵的是在《聊斋》中塑造了一种在当

时具有很强进步意义的爱情——知己之爱。《连城》就是

一部刻骨铭心的知己之爱。连城和乔生的爱情萌动并非

出于外貌吸引，而是出于“知己”之感，从知己进一步

发展为爱人。两人不以貌取人，而是注重心灵相通，他

们一起为情生、为情死，甚至为了在一起而“慕死不慕

生”。这种心灵相互沟通，精神上连为一体的知己之爱，

以及为此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是一种具有新时代色彩

的爱情。它大胆的突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爱情

婚姻模式，男女双方都勇于主动追求，并且把爱情建立

在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基础之上，重视精神层面的默契

交流，这种灵魂相交的知己之爱，时至今日都是现代男

女所追求的理想两性关系。

在这座爱情“大观园”中，蒲松龄还构建了一种境

界高远，在清朝初年可谓空谷绝音的理想主义之爱。他

在《聊斋志异 •自序》中说过“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
间乎！”。由此可见，蒲松龄实际是在花妖狐媚的倩影和

诗情中寻找他的知音，寄托他的人生理想，《娇娜》一

文最可体现这种深意。狐女娇娜和孔生青梅竹马，相互

爱慕，但因父母之命不可违，孔生娶了年长的松娘，娇

娜长大后嫁给了吴家。然而，爱情有着不可磨灭的魔力。

当娇娜一家面临雷霆之灾时，孔生在天崩地裂之时仗剑

威立于其中，与娇娜矢共生死，为救娇娜奋不顾身，勇

爱情，是文学创作中源远流长、百写不厌的永恒主

题，古今中外多少文豪都探讨过爱情的甜蜜以及迷人的

奥妙。蒲松龄的《聊斋》可谓是一座爱情“大观园”，在

这部作者呕心沥血四十余年的著作里，五百多篇作品将

近有四分之一是写爱情婚姻的。蒲松龄在《聊斋》中赋

予了爱情更为坚实、深刻的社会内容，更有层次、更复

杂的精神感受，以及更高的精神价值。在创作上，蒲松

龄避免了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老路，杜绝

了描写“绝代名妓从良，美人配英雄”的陈旧主题，更

是摒弃了“男子高中状元郎，小家碧玉被抛弃”的烂俗

题材，而是用点睛之笔、精妙之语、敏捷之思在“聊斋”

中创建了新型的爱情“大观园”。他笔下的每一种爱情都

是这园中的一朵奇葩，它们姚黄魏紫，卓越生姿，让人

耳目一新。而这些爱情故事中姿态各异的女主人公，又

何尝不是中国传统男性心中深层次隐藏的期望呢？“雄

来吾有利剑，雌来当开门纳之”，这样浪漫的爱情又何尝

不是普遍男性心中所渴慕的爱情的理想境界呢？

蒲松龄创作的诸多花妖狐媚，或天真爽朗、或风流

羞怯、或成熟妩媚，可谓风情万种。但这些女子身上都

具有一些显著共性，即她们都是美貌多情、大胆主动的，

更是纯洁善良、心灵高尚的，同时还各自极具鲜明的个

性色彩，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譬如娇娜的大方理性，婴

宁的天真浪漫，红玉的勇于牺牲，莲香的坚贞不泯等。

这些女子个性鲜明生动，对爱情主动追求、大胆执着，

并且聪慧机智、爱憎分明。这些形象是作者幻想化的产

物，更集中体现了作者或者说中国传统男性理想中的女

性形象和两性关系。

在这座爱情“大观园”里，有纯真浪漫的爱情，如

《婴宁》。婴宁“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她嗜花爱笑，天

真无邪，真正像山花一样浪漫，像山泉一样纯净，丝毫

没有受到封建礼教、世俗人情的摧残和污染。婴宁是作

者所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之一，她玉一样莹彻，花一样

时刻展露她的笑靥和心灵。这样的女性形象无疑是“空

谷足音，高山雪莲”，足够使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她和王

子服的爱情是清新、纯真、浪漫的，具有如梦如幻、扑

朔迷离的艺术美感，令人神往。

《红玉》这部作品，则展现出一种深沉伟大的爱情。



Education and Learning,教育与学习 (2)2020,3

ISSN:2705-0408(P);2705-0416(O)

- 17 -

敢地为爱献身。娇娜见状，大哭曰：“孔郎为我而死，我

何生矣！”并当众“自撮其颐，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

而呵之”，可谓“报之者不啻以身”了！然而，蒲松龄并

未按照传统的写作套路去安排她们“双美共侍一夫”，其

用意何在？“异史氏曰”点破了迷津：“余于孔生，不羡

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

声，可以解颐。得以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

胜于颠倒衣裳矣。”男女双方精神上的契合无间，远胜于

肉体上的结合。这种爱情，既有烈焰的火热，又具有永

不衰退的恒久生命力。蒲松龄推崇的这种“色授魂与”

的两性关系，超越了“颠倒衣裳”的肉体关系，甚至超

越了颠倒神魂的普通爱情，他即写了两性吸引，又写了

两情相通，更是两个灵魂的相知相交。蒲松龄高度赞颂

了这种为纯洁爱情而献身的精神，这是理想主义之爱，

是彼此心照不宣、彼此尊重之爱，更是“发乎于情，止

乎于礼”的爱，真挚、热烈而又充满理性。这种感情是

超出爱情、友情之外的另一种亲密感情，也是当今很多

男女所向往的一种自由、自然而亲密的两性关系。娇娜

的形象特别符合众多中国传统男性内心的愿望，都渴望

拥有这样一个既是灵魂伴侣又彼此欣赏、彼此珍惜的女

性，是朋友、是亲人，更是精神上的爱人。

在《聊斋》诸多的爱情故事里，蒲松龄让男女主人

公都对爱情忠贞不渝，敢于争取，为此拼搏，让男女主

人公都愿意为了爱情而倾其所有，为爱痴，为爱狂，历

经艰险，生死相依。这样深刻的爱情怎能不令人感动？

不令人神往？蒲松龄在这些故事中表现出一种男女平等

的进步思想，较之以往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他明显

地让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投入程度接近于平等。他极大

地改变了女性在爱情中总处于被动依附的传统地位，打

破了正统儒教对女子言行的严格束缚和男尊女卑的男权

主义思想。他让男主人公为爱倾心、为爱痴狂、为爱不

顾生死、不顾功名利禄，更让女主人公为爱大胆执着、

主动追求、不计回报、富于牺牲精神。这种彼此间平等

自由、感情真挚的两性关系，继承了宋元时期文人尊重

女性、重视女性、视女子为人生知己的可贵精神。蒲松

龄还将这种精神做了更深刻的发展，在思想深度和生活

广度上都较前代加深加大，《聊斋》中的女性不仅需要爱

情和婚姻中的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更追求男女双方都

要敢于为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而富有反抗精神。这些都

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已经鼓励女性地位提升，支持她

们人格平等观念的觉醒，其思想进步意义是宝贵而又深

远的。无怪乎人们称赞《聊斋》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

说的最高峰，把文言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

高度。当然，这是和《聊斋》所反映的另外两个重要主

题结合所得出的结论（其一为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的弊

端；其二为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

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到：“读《聊斋》，不

做文章看，但做故事看，便是呆汉。”的确，《聊斋》借

传奇的手法来志怪，在对花妖狐媚之类故事的描述中，

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气韵生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一

个个感人至深的爱情主题，赞美了人类最真挚的情感，

并大胆的提出了几种新型的两性关系，看似通俗浅显的

故事实则蕴含了很多深刻的人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

说史略》中也如此评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

多荒诞，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

常，使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蔼可亲，忘为异类，而

又偶见鹘起，知复非人。”蒲松龄正是抓住了人物的本质

特征，倾注了自己的爱憎情感，寥寥数笔，就把描写对

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她们亦人亦鬼、亦人亦

狐、亦人亦仙，作者把幻域和真实巧妙结合在一起，把

现实和超现实情节有机叠加，使花妖狐媚成为现实人生

的理想化人物。同时，蒲松龄也适当地保留了其原形的

某些本性，使之具有超现实本领，极大增加了艺术形象

可塑性的空间，使得这些女性形象可亲、可爱，更可敬，

不知不觉中就将读者带入一个神奇迷离的超现实世界，

然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读者看到的却是千姿百态的

现实人生，获得的是深刻而真实的爱情体验。

作为一名男性文人，蒲松龄在《聊斋》中寄予了他

理想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不仅要有美丽动人的外表，

还要有高贵的内在品质，更重要的是要能和男性精神相

通，互为知己。这样的理想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

到，因而作家就用文字创造出一个理想世界，在那个世

界里使自己的愿望或某种人生遗憾得以达成。所以，虚

幻的花妖狐媚便成为他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寄托，也可以

说代表了众多男性对理想女性的态度。

在《聊斋》里，一个个饱满而富有个性的女性形象，

令人拍案叫绝、爱不释手，雅洁隽永的文学语言，读来

使人余香满口。这些特点共同铸就了《聊斋》这座爱情

大观园，在这里承载了作者所向往的两性关系，承载了

中国传统男性所期望的理想女性形象，更承载了男性和

女性共同对坚贞不渝、矢共生死的爱情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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